
方济众 《开山辟路》 方济众 《崖畔双鹿》

方济众 《风定犹闻碧玉香》 方济众 《江汉秋声》

2026年 7月 11日 / 星期六 文化艺术网│数字报 www.whysw.org
责编：何超锋 美编：刘雯 校对：梅莹 金苗

T04 美术周刊·学术探究

继赵望云、石鲁之后，方济众被敬
称为“长安画派”“真正承前启后的一
代尊师”。

方济众的创作题材颇为广泛，人
物、花鸟、山水都有涉猎。在绘画创作
中选择山水题材，并且用大量的精力
描绘那些自然山水与诗意田园，成为
方济众一生艺术情感在表达时最为自
在快意的事。本文将从文化图式与创
作心理的角度，对他的山水画创作进
行探析。

一

1946 年夏，时年 23 岁的方济众辞
掉了乡村教师的职务，准备投考艺术
类院校进一步学习绘画。当他来到省
城西安的时候，正值赵望云在西安举
办个人画展，那些以浑朴大气、自然雄
强的笔墨所描绘的大西北风景震撼了
青年的他。在一位同乡的介绍下，方济
众得以进入赵的画室，见面后他们进
行了一场对方济众艺术人生具有关键
性指引的对话。赵望云对他说：“真正
的艺术家，不是产生在象牙之塔，而是
产生在十字街头。”并嘱咐他要“到生
活里去找出路”。也就在这一年，方济
众有幸成为赵望云的入室弟子，从此
一直追随老师三十余年。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无缘见
到方济众早期随师学画时的画作，从
20 世纪 50 年代方济众的作品中，我们
可以看到他秉承赵望云艺术思想的印
痕，鲜明的写生意趣活生生地表达着
他对社会主义建设场面的赞颂。在此
期间，他到农村、山区、林场、草原，而
且还去了宝成铁路建设工地和内蒙古
草原、大兴安岭，深入地体验生活，收
获了大量的创作素材，那些充满生意
的写生稿激发了他敏锐的创作灵感。
以《开山劈路》为例，尽管画面中反映
出来的笔墨技法有传统中国画的因
素，但是整体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新国
画的气象，这或许是他受到了来自延
安的革命艺术家石鲁的影响。

20 世纪 50 年代的方济众同师友
们一起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探索着
传统中国画向现代转型的道路。

1961 年 10 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
举办的“西安美协国画研究室习作展”
让“长安画派”这个名称蜚声海内外。
在此之后，作为画派成员的方济众在
自己的山水画创作中并没有延续本次
展出的集体风貌，他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里，将注意力集中到民间美术与田
园意境上。他通过传统中国画的笔墨
语言表达具有民间装饰美的艺术趣
味，在提升民间美术审美格调的同时，
又赋予传统中国画清新的内涵，给人
一种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的这种创作
方式为“‘长安画派’刚强雄健、磅礴豪
迈的画风增添了几分婉约，也好像是
寻觅到了一汪明澈的山泉”，同时为他
的创作提供了灵感。

二

方济众从早岁拜师赵门到“长安
画派”蜚声海内外的十数年间，一直都
是在师友们的影响下进行艺术创作，
浓烈的创作环境常常使性情恬淡的他
难抒胸中的诗情。20 世纪 60 年代末，
被下放回汉中的他迎来了自己山水画
创作的丰盛期，在离开了师友们共同奋
斗的艺术园地后，已经到了知天命年龄
的方济众，在相对澄净和轻松的环境里
对自己多年艺术实践进行总结反思，这
使他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钟情的依
然还是故园山水里的风物人情，“汉水
巴山乃旧乡，笔砚生涯忘愁肠。最是江
村堪眺处，稻谷丛中鱼米香”。
“也许是人生遭际促进了他的选

择，他从那与自己个性并不十分适应
的刚健雄浑的‘长安画派’典型画风转
向了宁静而清明的选择，他逐渐形成

了一种华滋中有韵致、沉着中有躁动、
平庸中有深情的田园诗般的绘画风
格。”他在创作中更加注重对人格精神
的观照，在笔墨间有意识地强调诗意
性主题的传达。我们今天如果要找出
奠定方济众在陕西画坛乃至中国画坛
的个人风格的作品，或许应该将视角聚
焦于他回到陕南故乡生活时完成的那
一批作品上。故乡的风物人情是他艺术
生命的源泉，也使他在艺术情感获得安
放的同时，还勇敢地进行了一次思想上
的剥离。方济众曾言：“诗不仅写情，也
要善于写景。画不仅写景，也要善于写
情。”在故乡，他创作出了一大批符合自
己生命韵律的山水画作，呈现出一种淳
朴华润的田园诗画风格。正是在这段创
作时间里，方济众完成了他个人文化图
式的发现。《十到强家湾》《月夜》《岩畔
秋兴》《汉水新歌》《林场一角》《月夜飞
虹》《细雨》等，即其中的代表。

纵观方济众的一生，他的艺术经历
大体上可以分为：“20 世纪 50 至 60 年
代的‘长安画派’阶段，60年代末下放陕
南的‘回山滋卉’阶段，以及 70 年代末
回城之后直至去世的‘自新不已’阶
段”。而他发现，属于自己个人文化图式
的阶段，正是在回到故乡时完成的。

三

20 世纪 70年代末，方济众被中国
美术家协会抽调至北京，和李可染、吴
作人、唐云、陆俨少、谢稚柳等人一起，
为外交部驻外使馆的环境装饰进行创
作活动。在新时期里，这场历经苦难之
后的艺术盛会让方济众和老画家们一
样，如在沐浴春阳般的创作环境里恣
情地挥洒着心中的笔墨。也就是在这
次难忘的创作经历中，他迎来了自己
山水画创作的全盛期。

他说：“新的开始，必须在严肃地
审判自己过去的基础上进行———哪些
必须割爱抛弃，哪些还要保留与发扬。
决不能让那些伪真理把我们吓倒。要
从选择中再选择，在过滤后再过滤，把
真理的精华充实到自己的血液中去，
在作品中发光发热。”在那个被誉为
“春天”的时代，在那个“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的时代，方济众显然是
以一种新的人生态度面对自己的艺术
生涯。他在创作中更加强化了之前回
归自性后的田园诗画风格，同时又接
受着来自时代的新风。《古城雪霁》《汉
江秋声》《月夜》《林间雪霁》《天高云

淡》《风定犹闻碧玉香》就是这一时期
创作的精品。

方济众晚年的精神世界充满了自
新的意气，很少有人会毅然地否定自
己多年努力的艺术成就，而他却在自
己被推向“长安画派”传薪者的历史地
位时说：“一、必须和‘长安画派’拉开
距离。二、必须和生活原型拉开距离。
三、必须和当代流行画派拉开距离。
四、重新返回生活，认识生活；重新返
回传统，认识传统（特别是民间传统）。
五、摆脱田园诗画风的老调子，创造新
时代的新意境。六、不断地抛弃自己，
也要在抛弃中重新塑造自己。”每个人
要心甘情愿地否定自我无疑是一件难
事，那必然是要经历一番痛苦的心理
斗争才能做到。透过方济众真诚的文
字，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在勇攀艺术
高峰之路上的那种决然。他的成名与
“长安画派”蜚声海内密不可分，最能
体现他个人风格的正是“田园诗画
风”，而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也基本上都
是到生活中去写生，这些都是奠定他
艺术地位不可忽视的因素，那么，为何
他要如此决然呢？

1981 年，方济众主持创立陕西国
画院，在陕西国画院成立之后，他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亲自从全国各地请来
一大批文艺界的专家到画院组织学术

讲座，并举办“全省中青年国画家研究
进修班”义务讲课、示范。后人把他的
这一举措称之为“补课”。艺术贵在交
流彼此的观点，也贵在坚持自己的观
点，在艺术交流中，艺术家可以发现自
己的长处与短处，从而可以在肯定自
己的同时，为新的自己增添再攀高峰的
勇气。据后来人回忆，当时请来的南派
大家陆俨少曾对方济众的“笔墨”提出
一些看法，而“陆俨少就这淡淡的一句
话，可能也引起了方先生的反思”。我们
无从知晓方济众究竟都“反思”了些什
么，但是笔者以为，他绝不会只单单反
思一个“笔墨”问题，尽管他对“笔墨”有
自己的认识，或许反思的，还包含他在
中国画实践过程中需要“补”的课程吧！

余思

1961 年，“西安美协国画研究室习
作展”在全国巡回展览的时候，得到了
传统派大家潘天寿的肯定。他对来自
古城西安的这个新艺术团体的创作成
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你们在
新的道路上跑，成绩颇大，跑得好。从
你们的展品中可以看出是从生活中
来，勤于尝试，敢于创新，确是直师造
化的，不容易啊！”当然这些话只是潘
先生就“长安画派”创作成果的优点而
言，本着对祖国伟大艺术传统负责的

态度，他在石鲁的一再恳请下，就中国
画的构图、透视、用笔、设色、题款、书
法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并举例黄
公望、石涛、吴昌硕、黄宾虹等人的艺
术实践，翔实地进行了论证。他认为
“长安画派”这个艺术团体“对于传统
的筋斗翻得不够，要多翻几次，才有更
大的收益”。潘先生的话引起了石鲁等
人的重视，笔者从石鲁的艺术文集里
曾读到他此时期系统研究中国画传统
的文字，可以肯定地说，他是“长安画
派”在理论探索方面的先行者。

石鲁在《学画录》的附记里写道：
“这个《学画录》，是我 1963年春养病
期间所作的学艺笔记的一部分。当时，
看了一些古代画论，联系自己和西安
一些画家的创作实践，产生了不少感
想。曾有心写一个比较系统的笔记，从
理论上探索一下中国画在对待生活、
造型、笔墨、立意、构图、设色、题款等
方面的艺术规律，但因精力和时间的
限制，未能如愿……”石鲁的“未能如
愿”，或许只是他个人的无奈，但对于
整个“长安画派”乃至长安画坛而言，
却是莫大的遗憾。因为，就在石鲁探索
出一些可贵的中国画至理之时，一场
席卷全国的暴风雨在猝不及防中就下
了下来，而且一下就是整整十年。对于
“长安画派”来说，这个刚刚要深挖中
国画传统研习的艺术团体只能被迫解
散，而潘天寿寄予他们再翻传统“筋
斗”的期望，也就只能靠画派成员个人
的努力来完成了。

前文我们谈到陆俨少对方济众的
“笔墨”提出了一些意见，方济众晚年
的艺术反思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这位
来自传统派画家的影响。那么问题来
了，前有潘天寿后有陆俨少，他们为何
在肯定后学艺术成绩的同时，总要强
调他们在中国画传统问题上要深入探
索？难道说中国画所谓的“笔墨”不是
绘画材料和工具在宣纸上所产生的视
觉效果？如果说“笔墨”是水和墨在交
融中呈现在画面中的干湿浓淡，那他
画面中那些酣畅淋漓的水墨效果也非
常感人；如果要强调书法在绘画中的
应用，那在他画面中那“书法用笔”的
痕迹也很明显呀！

方济众说：“笔砚生涯忘愁肠”。纵
览他一生的山水画创作，我们能够清
晰地看到的是他对社会生活与自然世
界的忠实，是他对故园山水的缱绻，是
他在中国画至理探索方面的自强不
息。而我们今天，在继承这位“长安画
派”先贤艺术遗产的时候，除了对他投
以尊敬目光之外，或许更需要深思他
艺术人生中那些关键性的节点。
（转自《中国美术》杂志 2021 年第

2期。因版面原因，本文有删节。）

笔砚生涯忘愁肠
———方济众山水画创作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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